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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快步走出教室,
到操场上参加自己喜爱的课间活动。校园
里顿时沸腾起来。”这段文字来自浙教版小
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课间十分钟》。

但沸腾的课间，似乎只停留在了课文
之中。近日，话题“中小学生连上厕所的时
间都快没了”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全国性
的共鸣和担忧。教育部也明确表态，将坚
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简单限制
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几乎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网站公布
的一则《杭州市教育局关于市十二届政协
二次会议第146号建议的答复》，也引发关
注。其中提到，“100%落实每天不少于 30
分钟的大课间活动，确保学生每天校内、校
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记者了解到，

这份答复实际发自于2023年5月。
给孩子喘口气的“中场休息”，是否真

的成了课间“圈养”？半年前杭州承诺的
“课间 10 分钟”落实得如何？日前记者走
访了杭州多所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寻找
答案。

这其实是一场从未停歇过的争论。
早在2015年，部分权威媒体就做过学

校课间活动变“圈养”现象的相关报道，大
量媒体和网友随之跟进，呼吁把课间还给
孩子，让孩子们“透口气”。

然而多年过去，这依旧是困扰学生、家
长、教师及学校的一道难题。某种程度而
言，此次关于“课间10分钟”的争议引起广
泛关注，更像是对学生在校教育维度的探
讨和反思，更多人关注的是，学校的体育教
育是否存在长期缺位的情况。

今年 2 月杭州市两会期间，杭州市政
协委员、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管理合
伙人邹峻在提案《关于中小学更好开展体
育教育教学相关建议》中就表达了类似的
忧思。

“校园体育教育越来越堪忧。”邹峻对
去年陪儿子参加的一次亲子活动印象深
刻，“乒乓球桌前，大人们都能上去挥几下，
小孩们却不太行。”

他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每每回家
必是大汗淋漓，反观读初中的儿子，“很少
见”。“我还看到数据显示，现在的高中生做
引体向上，平均每个人只能做 2.5 个。”作
为一名热衷长跑10多年的马拉松爱好者，
邹峻觉得惊讶，当年他和同学们做 20 至
30 个都没有问题，“孩子能否‘禁得起摔
打’在校园教育中十分重要。”

在邹峻的视角中，有不少学校因担心
学生在运动中受伤而承担责任，从而不敢
开展体育运动，“就算开展，也存在‘唯成绩
论’、考前突击等情况，极其不利于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相关数据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邹峻的
说法。2021年，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针
对1590名小学生和1703名初中生的调查

中，对于“课间休息总是可以到教室外游戏
和玩耍”的问题，认为“比较符合”的学生占
比仅为68.87%和50.61%。

“要给学生松绑，首先要给学校松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师点出问题关
键所在，“这些道理学校都懂，甚至比多数
人更懂，但学校也很无奈，当学生在课间活
动中因打闹发生纠纷乃至出现安全事故
时，可能会惹出打不尽的官司。而在相关
案例判决中，往往把家长和学生当成弱势
方、学校当成强势方，把风险责任无限转移
到学校身上。”

因此，在“既要安全，又要成绩，还要快
乐”的普遍期待之下，学校只能退守“安全
底线”，作出“但求无过”的选择。

那么，做出承诺的杭州做得如何呢？
“我们首先要明确，‘禁足’与‘不允许

在走廊里打闹’是两个概念。”杭州市教育
局副局长蒋锋说，杭州这半年来的努力和
督导，就是鼓励学校放下包袱，转变理念，

“校园应当针对学生部分风险性行为予以
阻止与限制，但不能一味退守安全底线，一
刀切地限制学生课间活动。”

“接到政协相关提案后，我们将课间活
动时间纳入常规督巡之中，并计入学校考
核，进一步督促学校充分开展课间活动。”
蒋锋说，从幼儿园到高中，目前杭州 2000
多所学校，都已全面保证了“课间 10 分
钟”，并且积极培育“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的校园体育模式。

“目前，杭州中小学校内每天一小时的
体育活动时间基本可以保证。”杭州市副校
级督学洪涛告诉记者，这半年来，他走进了
杭城不少学校进行“突击检查”，“一些体育
师资优渥的学校，甚至实现了每天一节体
育课。”

归还“课间10分钟”，究竟难在哪儿

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破题的
阵痛。

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杭州市长寿桥小
学（凤起校区）仅仅 3000 平方米的小操场
上。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跳
绳、踢毽子、练投篮⋯⋯场地虽不大，孩子
们却玩得不亦乐乎。

这座藏在杭州市中心的学校，占地面
积不大。放眼望去，主要的运动场地就是
小操场和沿着教学楼建起的三条塑胶跑
道。

“我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杭州市长
寿桥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金颖苦笑
着拿出一组矛盾感很强的数据：如此狭窄
的校区内，容纳了22个班、千余名学生。

虽然场地不大，从事教育工作 30 多
年，金颖仍然坚持不能因噎废食，“对课间
活动‘严防死守’是不可取的。学校是学生
的，他们才是学校的主人，也有权安排自己
的‘课间10分钟’。”

在这片小小的场地上，每个月都会进
行一场阳光体育小竞赛。小竞赛以班级为
单位，要求每位学生都参加。“比如这个月
的竞赛项目是三跳，日常的课间10分钟孩
子们就会自发练习。”杭州长寿桥教育集
团副校长张冰认为，这既丰富了“课间 10
分钟”的形式，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也培
养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比赛项目则是因
地制宜，拔河、传球接力、来回接力跑、跳绳
等对场地要求不高的项目都在备选之列，

“这些项目不少来自学生自己的建议。”
实际上，给孩子们极大的自由度去丰

富“课间10分钟”，对金颖而言并不是一个
轻松的决定，背后的压力不小。“校区学生
多，活动场地有限，课间难免会有磕碰情
况。”金颖坦言。

除了“螺蛳壳”里的尴尬，我们在采访
中发现，影响“课间10分钟”的原因还有很
多，教师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去年每月
一次的督导中，洪涛发现个别老师存在拖
堂或是要求学生在课间订正作业等情况。

“我们都形成了督学报告，及时反馈给了学
校与老师。”

小学六年级学生钟知非（化名）的吐
槽，很有代表性：“拖堂 2 分钟、提前上课 2
分钟，下了课上个厕所都要排队，哪还有空
去玩？”

对于这种做法，老师们也有看似不得
已的苦衷。一位一线教师吐露心声：“学生
违纪，学校监察部门会扣班主任的量化分
数，有损绩效评比等级。对于一线教师而
言，占用部分课间时间既能让学生降低安
全风险，又能巩固知识点。所以即使不提
倡，但偶尔还是有老师会这么做。”

“我们不否认这样的现象可能个别存
在，但问题在于，拖堂占用课间休息时间，
一身疲态去上下一节课的学生，就真能提
高学习效率吗？”杭州育才登云小学副校
长许霜霜反问，“我们第一件动刀的事，就
是规范课堂时间，将老师不拖堂这件事彻
底执行到底。”

在育才登云小学的教室门口，记者见
到了一张“每日课堂表情包”。每节课后，
孩子们都可以给老师贴上“笑脸”或“哭
脸”，作为课堂评价。这个学期，往日深受
孩子喜爱的王梅老师就收到了第一个哭
脸，“当时有孩子提出的问题讲到一半，就
想趁热打铁一口气讲完。”

王梅回想收到“哭脸”时的心情：“说不
委屈，肯定是假的。但后来想明白，这个哭
脸代表的是孩子伤心了。尤其是低年龄段
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经过 40 分
钟集中注意力的学习，他们也很想出去放
松一下。”

和“课堂表情包”制度共同开展的，还
有写进课堂教学规章的“确保有10分钟左
右独立作业时间”。“这可以提醒老师，课堂
作业必须要在课堂时间内完成，在授课之
余要留出时间，而不是一讲到底，到课间休
息了都停不下来。”

“用好 10 分钟，要先上好 40 分钟。”蒋
锋说，这是一堂不断自我提升的必修课。

“螺蛳壳”与表情贴的背后

课间时间得到了保证，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让学生走出教
室？

“课间 10 分钟动起来，并不是简单地把孩子请出教室这么
简单，要让他们感兴趣才行。”许霜霜说，跳房子、丢沙包这些停
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游戏，对于许多习惯了与虚拟世界共成长
的孩子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一些学业吃紧的初
高中学生并不买账，“还不如多做点作业，回家轻松点呢。”

如何把可行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不少学校选择了将主动
权交给孩子——

杭州育才登云小学在每一个楼层都精心打造了“学科博物
馆”，每个月一个主题内容，都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长江实验小
学的课间则上演了一场场“空中秀”，参加无人机课的学生们自
发操纵着无人机，把天空当成画布；以“新劳动教育”闻名的富阳
区富春第七小学，则把校园里的稻田农场开放给孩子，让他们在
农场里“照顾”自己的小羊和小猪⋯⋯

“来自学生的活动，才有真正的生命力。这些都不是功利教
育观所能驱动的，而是一种自发的人文教育。”杭州市教育局的
相关负责人认为，“课间10分钟”不应该是设计出来的，“让孩子
自己来决定‘课间10分钟’，这是一种更具温度的友好。”

事实上，“友好”不止体现在“课间10分钟”。在杭州市人大
常委会出台的全国首部针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大事项决定
中提到，要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学校等各类开放共享的儿童友好
公共空间建设。

2022 年 6 月以来，杭州在全省首创儿童友好学校的品牌，
以浙江省现代化学校为基础，从制度、服务、权利、空间、环境等
五大方面打造友好学校结构体系。

从“课间10分钟”到儿童友好学校，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杭州天杭教育集团，孩子们为“鸟精灵”科学体验馆出谋

划策，争先恐后地比赛眼力，细数鸟儿标本的数量，讨论鸟儿羽
毛的颜色，研读场馆墙壁上的鸟类知识；在儿童友好展厅举办的
学生绘画个展，承载着天马行空的想象。“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看
见，都渴望被认可，这场个展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杭州天杭教
育集团副校长黄晓君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课余时间感受
到自己的“被需要”。

走进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同学们就像进入了一个
真实版的“模拟人生”游戏空间，可以体验不同的社会职业。这
是学校从2023年3月开始打造的“学校即社会”校园活动场景，
通过不断探索，形成了基于职业体验的校园生活应用型空间，目
前已有 15家“公司”，200多个学生岗位。“生活应用型空间正在
撬动学习变革，并逐步实现了从‘批量生产’模式走向‘个性发
展’模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自身发展所需的量身定制的
学习服务。”校长赵骎说。

在空间和环境打造上，安全、舒适、宜学、智慧是其中的关键
词。比如，西湖区教育局为全区 78 所中小学的 95 间舞蹈教室
安装地暖；余杭区教育局鼓励辖区学校与社区组织等合作开展

“10分钟儿童关护圈”⋯⋯
“儿童友好学校是学校教育观和儿童观的科学体现，它不仅

仅是一种制度和标准，也是杭州对学生参与权和表达权的最大
尊重。”作为标准的制定者之一，蒋锋说，目前，杭州已评选出两
批共 70 所杭州市儿童友好学校，覆盖了全市 13 个区、县（市），

“到2025年，目标建成杭州市儿童友好学校100所。”
在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金卫国看来，儿童友好学

校建立在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的基础上，既是提升‘课间10分钟’
幸福感的杭州成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教育在城
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牵涉到千家万户，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的大背景下，杭州市教育局发展儿童友好学校，是抓住了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些创造的空间和带动的制度管理，如果真正落实了，会
带动一代人的教育观念，从而极大地提升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金卫国说，“儿童教
育场景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一座城市的核
心吸引力。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将
为杭州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
助力，让更多人才和企业能够安心地在杭
州扎根生活。”

“10分钟”自定义
孩子喜欢的才是好的

“消失的课间”冲上热搜，一则来自杭州市教育局的答复引发关注

课间10分钟，杭州做得怎么样
本报记者 张 彧 张梦月 李 睿

课间，杭州市长江实验小学的学生利用无人机开展“天空画布”活动。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的学生为“鸟精灵”科学体验馆出谋划策。

课间，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七小的学生在学校稻田里玩耍。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的学生在大课间跳长绳。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